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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麻雀给我讲到这时，我陷入了沉
思。我在想，如果我也回到了莫莫格，这
些人会不会去看看我呢？尤其是曹所，
毕竟是他亲手把我从泥地里救了回来。
也有可能，他们不会来看我，毕竟丹顶鹤
一家是4口，我才1口，不去看我，好像也
情有可原。不看就不看吧，我可以飞回
来看他们啊，实在找不着道，我就问问镇
南的这些碎嘴子麻雀，它们肯定全都知
道，也一定会给我指指道。

镇南的一些群众到所里办事，总
听他们说先锋班的刘班长是“坐地
户”。其实，据麻雀跟我讲，这个先锋
班的 10位警务助理，有 8位的家就在
镇南这个国有农场。他们转业到地方
后又穿上了警服，守护好镇南这片土

地。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
守护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对这片土
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才会这么尽
心尽力地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保护
我们这些野生动物。

去年夏天的时候，一场大暴雨突如
其来，那雨下得就像天被捅了个窟窿似
的，没完没了。月牙湖的水位不停地上
涨，最后都给冲决堤了。所里的警力全
员上阵，毫不犹豫地上堤抗险，连续几天
几夜都没下堤。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
保住了大堤、保住了镇南。

救我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人们说他
们都是部队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好钢”，
还说他们以铁血柔情守护一方平安，守
护“绿水青山”。

听曹所在给大家开会的时候说，在
镇南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件和破坏草原
林地类案件同比下降了60％呢！像我这
样的大家伙，所里移送林草部门和放飞
国家的野生鸟类就有28只。

哎，时间过得真快，我受伤的第3天
就被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同志给接了回
去。我不想说临别时我的感受，如果这
些人在乎我的感受，就不会让我离开镇
南。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让
我能在更适合的环境里养伤。

就这样，我回家了！养伤的日子里，
我依然是好吃好喝好待遇，但我心里依
然想念镇南的这些“蓝衣天使”。这是我
给派出所的同志们起的名字，听说只有
天使才是特别特别有爱心的人，我心中
的天使，就是像曹所这些人的样子。

莫莫格的同类听说我撞大树断了翅
膀，一开始还嘲笑我笨出了天际。可是
当我绘声绘色地讲了“我和派出所的故
事”后，它们不再嘲笑我了，还个个露出
了羡慕的神情。纷纷说，听说白鹤被镇
南救过，丹顶鹤也被救过，终于我们苍鹭
也被救过了，仿佛这是多么光彩的一件
事。而更大的光彩竟然是没出半个月，
镇南的蓝衣天使竟然也组团看我来了，
虽然我还是耷拉着膀子，但我能晃晃悠
悠站起来了。我一看到他们，就迫不及
待地迎向了他们，眼里却盯着他们手里
给我带来的东西。哈哈，我可真是个贪
吃的家伙。

被他们亲切的、轻柔的抚摸，我又一
次有了热泪盈眶的感觉，也享受着其他
苍鹭的注目礼。其实，人类和禽类、兽类
同为地球上的生命，应该成为朋友。不
应该让杀戮横亘在我们之间，如果人人
都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人人都是“生
态绿”的丈量者，那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
应该更加和谐和温暖。

我是幸运儿，遇到了一群特殊的天
使，他们延续了我的生命，也让我相信生
态文明在这片土地不是一个口号标语、
一句空谈，而是每个人的实际行动。

属于野生动物的春天早已到来！
呼唤，请允许我向“南”呼唤！
鸣叫，请允许我以爱的名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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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树 故 事

文图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延寿树：
二级古树，树龄 430 年

每当晨曦初露，寺庙的僧侣们便会在古树下诵经。香客在树下祈愿
求得一份心灵的安宁与慰藉，护佑他们及家人健康长寿，故此树被称为

“延寿树”。

延 寿 树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通榆县向海乡香海寺内。
♠等级：二级古树，树龄430年。
♠状态：树高12米、胸径83厘米、冠幅13.5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

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594年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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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的苍鹭（资料图）。 新华社发（拉玛才旦摄）

当城市的晨曦
染上一抹橘红色
这些流动的使者
彰显鲜艳质朴透着亲切
遍布寒风酷暑小巷大街
他们栉风沐雨不曾停歇
他们车水马龙不停奔波
他们用手中的扫把舞文弄墨
他们用心中的画笔描绘轮廓
工作没有贵贱之说
只是分工尽显明确
他们在平凡中细致角落
他们在寻常中见证求索
小心翼翼不声不语
坚守阵地不离不弃
与尘埃为舞 舞出一片最高境界

与垃圾为伴 营造一场崭新
生活

挥汗如雨不怯不移
三九严寒战天斗地
与信念相随“净”市容不惜长

年累月
与无私簇拥“脏”自己甘愿放

飞自我
您是环境中最美的劳动者
美丽的心灵最值得去书写

您让城市舒适整洁
我送温馨融洽和谐
街边粥铺向他们敞开迎接
道旁商服为他们方便如厕
快 进屋暖和暖和
给 擦擦汗歇一歇
一句良言打动你我
一种善举润心止渴
他们时常笑容可掬略显羞涩
他们丰富表情怀有暖流符合
有道是大爱不言谢
我要说尊重最圣洁
一缕阳光洒满世界
一座边城魅力四射
万家灯火
路上有我

流动的“橘红色”
——写给“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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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雪 之 忆

漫天的雪花又来轻叩我的窗扉了，它把我
的思绪带向遥远的陈年旧事，如陈年的老酒，
掀开盖子，扑面而来的佳酿陈香，让人扑朔迷
离，不饮自醉。

小时候，一到冬天就一定会下雪，记忆中
的雪好大好大。早上起来，屋子的上空弥漫着
冰冷的寒气，门的四边透气的地方长出了一层
白冰凌和冰碴，像给门镶上了一圈白色的帷
幔，坚硬而纯净。

妈妈正在外地做饭，一边喊着我们起床，
一边迅速地把我们冰冷如铁的棉裤倒过来放
在柴火上烘烤，熊熊的火苗快速地舔舐着两
条裤管，一股热浪飞快地蹿热棉裤的内外，母
亲把烤热的棉裤扔给我们中的一个，我们便
迅速接住，如一条小泥鳅嘻嘻哈哈地钻进温
暖的棉衣中，享受着这片刻的温热和永恒的
母爱。

外面的门，一夜间已经被大雪包得严严实
实，小孩子是推不开的，一定是由父亲使劲地、
一点一点地推开，外面的雪便随着一股慑人的
寒风乘机而入，打到我们的脸上、身上，如山川
似的白茫茫的大雪映入眼帘，铺天盖地，银装
素裹。远处人家的房屋，都穿上了厚厚的白袍
子，树丫的枝缝里也存满了雪，草垛已成为一
个个白色的蒙古包，白的天、白的地，一切都成
了粉妆玉砌的世界。

这个季节，不需要任何的装饰，天造地设
的美丽。

上学的路已经完全被雪冰封，分不清哪是
路，哪里不是路。空旷的原野，只有大片大片
的被风吹成的雪浪和雪川，它所有的心事，在
北风里裸露；坚硬而冰冷的大路，执着地沉默
着；几只雀儿，依然不解情愁地欢快碎语；而那
青葱尽褪的枝柯，在阴霾的背景下，随意地摆
出倔强的姿势。

所有的景色被留白，所有的思想都冰封，
所有的话语都缄默。

大雪淹没了所有的土地，也淹没了我的膝
盖，白色成了整个大地唯一的颜色。

平日里五分钟的道路，这一次一定要走上

半个小时。背着书包，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齐
膝深的雪中，每走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一步
迈出去，腿便陷入了泥淖般，使出全身的力气，
生生地拔出来，如拔出地里的一颗大萝卜，另
一条腿又陷入了困境，一个不小心，便会连人
带书包扑倒在雪中。走到学校时，同学们个个
成了雪人，白头发、白眉毛、白衣服，这时上学
晚了，老师是不会批评我们的，因雪天路上的
同样遭遇，拉近并温厚了师生的心。

雪，这天堂里最高贵的天使，你可知道，于
雪落无声中却蕴藏了多少童年往事。雪落与
之相知，雪化咂然有味。

雪 之 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雪仿佛也下得越来越
少，越来越稀，给人留下无数的失望。但小时
候的雪，却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记得我那时六七岁的光景，雪下得很大。
农村的冬天，忙完了秋，农民都开始猫冬。下
了雪就更无事可做，都成了家中的闲云野鹤，
便生出了无数的闲情逸致，便有了这雪之趣。

不管雪的大小，或多或少都会给人们带来
一些惊喜，最兴奋的当然是那些孩子们了。

一年难得的冰天雪地，孩子们的快乐也在
这冰天雪地里绽放。忘却了考试的烦恼，忘却
冷的侵扰，快乐地笑着闹着。

大街上孩子比平时多了许多，稍大一点的
孩子走着路滑着冰，一个不稳来个屁股墩，嘴
里嚷着：“把我的屁股都摔痛了。”可爬起来后
依旧高兴地走着、滑着，立马忘了屁股摔疼的

事。更有些聪明的孩子，拿两个钉片往凳子上
一绑，再在凳子上绑一个长长的绳子用来拉椅
子。就这样，一个雪滑板就做成了。凳子上坐
着兴奋的小孩子，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嘴里还
不停地催促着埋头拉车的大孩子，“快点、再快
点！”丝毫不理会拉车人一趔一滑的艰难。拉
车人口里应着，虽然累些，却和坐车人快乐在
一起。

雪后也有一些促狭的小故事，让我们开
怀。有一次刚下过雪，我们这些孩子堆完雪
人、抽完冰尜儿后，看到墙上挂着的扁担钩上，
沾满了白色的霜花，便有人提议，谁敢用舌头
舔一下，谁就是英雄。邻居家的小胖，最淘气
也最大胆，在零下30摄氏度的空气中，他颤巍
巍地伸出冒着腾腾热气的粉红的小舌头，与冰
冷的铁钩子做最亲密无间的接触。我想这一
定是人类儿童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了，凭着那么
一点无知和无畏，他勇敢地伸出了舌头。他的
舌头刚一伸出，就一下子粘到这个铁钩子上，
一热一冷，就像吸铁石一样，被无情地牢牢地
粘住。他跷着脚，举着双手，像一只被吊起的
胖鸟，扑腾着翅膀，“啊，啊……”地大叫着，拿
不下来了。我们一哄地跑去找家长，等家长来
到时，小胖的舌头已经和铁钩分开了，但他的
舌头却被铁钩子撕掉了一块皮，血淋淋的，惨
不忍睹。

下雪后，最有趣的是自制冰块。那时候没
有冰箱，更没有雪糕，孩子们便用一只白色蓝边
的二大碗装上大半碗的凉开水，再放上几勺白
糖，搅拌均匀，小心翼翼地端到外边的窗台上，
几个小时后再去看，奇迹发生了，一大碗的冰

块，晶莹剔透，玲珑可爱，如一块白玉，生出万种
风情。高高兴兴地捧到屋里，千万不要心急，稍
候片刻，冰块的周围就融化了，这时，整个一块
冰便自动离开了碗壁，倒出，用小锤子砸成一小
块一小块的，每个人分几块，含在嘴里，真是咔
咔脆咔咔甜。

这种冰块，既环保又好吃，吃之有声，品之
有味，既有好吃的味道，又有制造的快乐，让孩
子们心花怒放，百般得意。

雪前的期盼，雪中的快乐，雪后的回忆，怎
一个“趣”字了得？

雪 之 痛

世上每一枚硬币都存在着两面：正面和反
面。当我们高声赞美那圣洁的雪花仙子时，美
丽的雪花，却给我带来一生抹不掉的痛。

雪后初霁，阳光柔媚。
我们一群孩子，到村南头田埂旁的河上去

溜冰。这条小河，平日汩汩滔滔，横贯村庄东
西，现在已结冰，如一条玉带，伸向远方。

为了让冰面更滑更快，我们捧来很多雪，
在有些脏的冰面上蹭出一条又滑又亮的冰道，
直到农家自制的棉鞋，踩在上面都无法停留，
我们才开始了快乐的溜冰之旅。

一开始，孩子们还是很有顺序地一个个地
踏上冰面，看着一个小伙伴像一支箭向远方飞
去，第二个人再踏上这列快车，到了终点后，马
上回到起点，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滑一会儿，我们便再用雪擦拭冰面，使之
更光洁透亮，擦黑的雪花围在冰道的周围，映

衬的冰面更冰肌玉骨，如一块白玉，在阳光的
照耀下，熠熠生辉。

原来的井然有序，在孩子们的追逐欢笑中
乱了方寸。我刚站在冰道的起点，还没有站
稳，调皮鬼小军一把将我推向冰面，就像一个
没有做好准备的运动员，冷不防被推向了跑
道。我像一辆失控的轿车，更像一只受惊的小
鸟，张着双臂，一路惊呼，跌跌撞撞，踉踉跄跄，
又身不由己地惯性向前冲去，冰道如一把利剑，
露出它的狰狞和无情。我的身体在极度恐慌中
失去平衡，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冰面上，而
且是仰面朝天，我的毫无遮挡的后脑勺重重地
摔在硬硬的冰道上。这一跤太重了，我只觉得有
一股很痛的冲击波从大脑穿透我的全身，接着
我就晕了过去。

过了很久，我在一片呼叫声中醒来，我恍
惚看到妈妈流泪的脸，小军妈焦急的面孔，就
又不省人事了。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已躺在家
中的炕头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我觉得我
的头又痛又麻，像一块榆木，不听我的指挥。恶
心头晕，不愿吃饭，不愿说话，整日昏睡。记得
二姐生病时，妈妈给她买苹果罐头吃，那时，二
姐病重，一口吃不下，却让我们馋涎欲滴。我曾
悄悄地跟妈妈说，等我生病时，也给我买这样
的罐头，我一定会大饱口福。那时，我就天天盼
着生病。

现在这种罐头就摆在我的面前，黄白色的
果瓣，如一朵朵洁白的莲花，浮在果汁中，晶莹
剔透，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静躺了几天后，这种痛终于消失了。在无
钱、无医疗技术、孩子众多的农村，只能采用这
种天然疗法。

虽然我好了，可是小时候的冰上那一跤，
给我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上初三时显现出来，
我经常头疼，最后不得不休学半年。

以后的日子，直至现在，头痛一直困扰着
我，成了我终生的痛。

从此，望雪便生痛之忆，冰上之乐，更与我
绝缘。

时光无痕，一年忽已暮。大雪小雪又一
年，在雪落无声的夜晚，静静点上一炉香，在
时光的年轮里，慢慢品味这一分一秒，那年、
那人、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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